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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教授备课，颇有特色。西南

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在南岳衡山山

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一度宿舍紧

张。吴宓教授与钱穆、闻一多、沈有

鼎四人合居一室。 

时当抗战初起，办学条件简陋，

而他从容自若，依然一丝不苟认真备

课，让人肃然起敬。钱穆《八十忆双

亲师友杂忆》中有文章回忆此事，写

道：“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

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

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

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雨生

(吴宓)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纲

要，逐条书之，又有合并，有增加，

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生

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

中上课，其严谨不苟有如此。沈有鼎

则喃喃自语：‘如此良夜，尽可闲

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雨生加

以申斥：‘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自

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

碍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

‘限十时熄灯，勿得逾时，妨他人之

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独自

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

所写各条，反复循诵。俟诸人尽起，

始重返室中。余与雨生相交有年，亦

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

始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非日常相

处，则亦不易知也。” 

讲课的工夫来自备课的工夫。其

实，吴宓教授从走上讲台那一天开

始，备课认真就很有名。去清华之

前，吴宓教授曾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

三年，讲授《欧洲文学史》等课程，

一时声誉鹊起。 

一九二三年，《清华周刊》有文

章专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

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其中述及

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的吴宓

○  王师北

吴宓教授备课的故事

1927年清华学校大学部教职员合影。前排左五为吴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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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15日，西南师院外语系四年级学生及教师合影

前排左起：王静之、李俊岳、秦荫人、张东晓、吴宓、方敬（主任）、赵维藩、殷炎麟、陈克理

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

不绝，井井有条。文章最后大发感

慨曰：“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

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

事者！”一位教授上课能够做到“预

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

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

条”，可以想见其备课时曾经下过多

少工夫。 

多年以后，学生回忆他的教课，

无不充满崇敬之情。比如，李赋宁

《怀念恩师吴宓教授》说：“先生讲

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

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

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

做好上课的准备。” 

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

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

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

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

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

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

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

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

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

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

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

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

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

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

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

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

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

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

争论。” 

什么叫对学生负责，看看吴宓教

授这个“苦力”吧！ 

吴宓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的作风不

仅表现在自己备课上。刘兆吉《我所

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

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

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

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

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

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

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

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

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

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

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

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

‘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

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

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

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

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

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吴宓教授在清华讲《中西诗比

较》，写过一个教学说明：“本学程

选取中西文古今诗及论诗之文若干

篇，诵读讲论，比较参证。教师将以

其平昔读诗作诗所得之经验及方法，

贡献于学生。且教师采取及融贯之

功夫，区区一得，亦

愿述说，共资讨论，

以期造成真确之理想

及精美之赏鉴，而解

决文学人生切要之问

题。本学程不究诗学

历 史 ， 不 事 文 学 考

据，惟望每一学生皆

好读诗，又喜作诗，

终成为完美深厚之人

而已。” 

赤 子 之 心 ， 尽 在

斯矣。明白这一点，

对于他备课何以如此

认真，再做别的什么

解释，也许就全是多

余的话了。 

(转载自香港《大公报》)


